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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一
連
幾
位
洋
人
同
事
慶
祝
六
十
周
歲
生
日
，
幾
家
歡
喜
幾
家
愁
。

有
的
對
榮
升
為
﹁資
深
公
民
﹂
（senior

citizen

）
不
動
聲
色
，
若
無
其
事

；
有
的
卻
哀
嘆
青
春
不
再
，
聲
稱
度
假
時
要
去
佛
羅
里
達
和
鯊
魚
親
密
接
觸

。
我
趕
忙
花
言
巧
語
，
告
訴
他
們
美
國
人
說
﹁生
命
四
十
而
始
﹂
，
中
國
人

則
認
為
六
十
為
一
甲
子
，
所
以
活
滿
六
十
歲
就
代
表
畫
了
一
個
完
美
的
圓
圈

，
接
下
來
就
是
生
命
重
新
洗
牌
，
宛
如
重
生
一
般
充
滿
希
望
了
。
同
事
們
被

忽
悠
得
半
信
半
疑
，
我
又
賣
力
鼓
吹
孔
夫
子
說
的
﹁六
十
而
耳
順
﹂
的
理
論

。
可
是
相
比
起
而
立
、
不
惑
、
知
天
命
，
六
十
歲
的
這
個
別
稱
卻
不
太
好
翻

譯
。

六
十
耳
順
，
從
字
面
上
看
可
能
有
兩
層
含
義
。
一
是
做
人
成
功
，
人
見

人
愛
，
花
見
花
開
，
到
處
聽
到
的
都
是
順
耳
的
話
，
沒
有
逆
耳
之
聲
。
生
活

常
識
告
訴
我
們
，
這
樣
的
理
想
情
況
至
為
罕
見
。
孔
子
更
是
直
截
了
當
地
把

左
右
逢
源
、
八
面
玲
瓏
的
人
貶
為
沒
原
則
、
無
脊
樑
的
﹁鄉
愿
﹂
。
所
以
，

第
二
層
含
義
，
說
六
十
歲
的
人
性
格
成
熟
，
就
是
聽
到
批

評
意
見
也
能
處
之
泰
然
，
可
能
更
為
靠
譜
。
有
人
的
地
方

就
有
江
湖
。
人
和
社
會
接
觸
，
哪
怕
彼
此
之
間
沒
有
利
害

衝
突
、
階
級
矛
盾
，
也
定
然
會
遇
到
個
性
各
異
、
﹁三
觀

﹂
有
別
的
男
女
老
少
。
看
問
題
的
角
度
既
有
差
別
，
就
會

有
不
同
意
見
發
生
。
再
說
，
人
往
高
處
走
，
水
往
低
處
流

，
希
望
自
己
的
生
活
蒸
蒸
日
上
，
渴
望
獲
得
他
人
的
讚
許

甚
至
仰
慕
是
人
之
常
情
。
文
人
相
輕
、
同
行
即
冤
家
的
例

子
古
已
有
之
。
加
上
現
代
社
會
發
展
迅
速
，
貧
富
差
異
加

劇
，
城
市
化
、
全
球
化
加
快
又
引
起
普
遍
的
浮
躁
。
要
想

平
心
靜
氣
，
完
全
摒
棄
攀
比
心
理
可
不
是
容
易
事
。

心
理
再
不
平
衡
，
要
是
只
是
自

己
關
起
門
來
想
想
，
那
還
無
傷
大
雅

。
問
題
是
﹁誰
人
背
後
無
人
說
，
哪

個
人
前
不
說
人
﹂
。
家
長
里
短
，
一

開
口
就
有
是
非
。
流
言
蜚
語
如
滾
雪

球
一
樣
愈
演
愈
烈
，
再
荒
誕
不
經
，

重
複
千
遍
就
能
成
為
﹁真
理
﹂
。
甚

至
有
時
候
傳
言
的
緣
起
或
許
無
傷
大

雅
，
傳
話
人
也
未
必
有
心
作
惡
，
可
是
一
時
的
口
舌
之
快

帶
來
的
發
展
演
變
、
結
局
後
果
就
不
是
個
人
所
能
主
宰
的

了
。
一
念
至
此
，
就
深
覺
﹁是
非
朝
朝
有
，
不
聽
自
然
無

﹂
這
句
老
話
大
有
智
慧
。
因
為
要
做
個
清
淨
人
，
不
但
要

不
傳
流
言
，
還
要
不
聽
流
言
。
別
人
說
什
麼
，
怎
麼
說
，

我
們
無
法
掌
控
。
可
是
自
己
聽
到
什
麼
，
怎
麼
解
讀
，
則

可
以
自
我
調
整
。
要
達
到
耳
順
的
境
界
，
其
實
不
只
是
虛

心
接
受
他
人
意
見
，
有
則
改
之
，
無
則
加
勉
；
還
要
耳
朵

根
硬
，
自
動
過
濾
、
屏
蔽
惡
聲
惡
語
。

當
代
信
息
革
命
，
和
古
人
﹁小
國
寡
民
﹂
、
交
通
閉

塞
的
生
活
狀
態
已
經
有
了
天
壤
之
別
，
資
訊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難
道
不
重
要
嗎
？
當
然
不
是
。
﹁兼
聽
則
明
，
偏
信
則
暗
﹂
依
然
適
用
，

誰
也
不
能
單
憑
一
面
之
詞
作
出
正
確
判
斷
。
但
是
如
今
社
會
缺
的
不
是
信
息

，
而
是
判
斷
。
新
媒
體
既
帶
來
信
息
爆
炸
，
也
難
免
泥
沙
俱
下
，
反
倒
讓
人

無
所
適
從
。
因
此
，
孔
子
把
耳
順
的
時
間
排
到
而
立
、
不
惑
與
知
天
命
之
後

是
有
道
理
的
。
事
業
有
成
，
腦
子
清
楚
，
心
胸
開
闊
才
能
在
聽
人
說
話
時
懂

得
甄
別
真
偽
，
取
捨
自
如
，
也
才
能
真
正
成
為
成
熟
睿
智
的
人
。
中
國
人
說

﹁不
聾
不
啞
，
難
做
家
翁
﹂
。
對
於
流
言
惡
語
聽
而
不
聞
，
聞
而
不
嗔
，
需

要
自
信
，
需
要
智
慧
，
也
需
要
閱
歷
。
年
輕
時
容
易
鬧
意
氣
，
不
但
因
為
血

氣
方
剛
，
沒
法
忍
氣
吞
聲
，
更
因
為
自
己
見
識
淺
薄
，
﹁自
尊
心
﹂
（ego

）
脆
弱
也
。

張
之
洞
說
：
﹁能
忍
耐
終
身
受
用
，
大
學
問
安
心
吃
虧
﹂
。
唾
面
自
乾

的
境
界
可
能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能
企
及
的
，
熱
血
人
士
也
會
把
這
樣
的
人
譏
評

為
全
無
真
氣
的
﹁縮
頭
烏
龜
﹂
，
可
是
很
多
場
合
下
，
真
的
是
﹁退
一
步
海

闊
天
空
，
忍
一
時
風
平
浪
靜
﹂
。
有
權
保
持
沉
默
是
一
種
幸
福
；
但
願
有
權

不
聽
不
是
一
種
奢
侈
。

據錢鍾書
考證，美國詩
人朗費羅的代
表作之一《人
生頌》是第一
首被譯成中文
的西洋詩歌。

《人生頌》說教味太重，朗費
羅英國味太濃，雖然做詩要有形象
思維一說，但為上述兩個條件所限
，《人生頌》仍然算不上好詩，以
至錢公調侃說，中譯者那麼多西洋
好詩不挑，偏偏挑上這一首。時至
今日，朗氏的選本雖然還在出，喜
讀的人已經日見寥落。我讀書有一
個先入為主的壞習慣，小時喜歡的
詩文，往往到老難忘，儘管現在再
翻一遍，滋味已迥然有別，但還想
再讀，用心理學的話來說，無非是
重尋舊夢耳。

上世紀五十年代，京滬兩地的
朗費羅中譯本是出了不少的，人民
文學版的《朗費羅詩選》（楊德豫
譯）、《哈伊瓦撒之歌》（趙蘿蕤
譯）、上海新文藝版的《海華沙之
歌》（即《哈伊瓦撒之歌》，王科
一譯）、《伊凡吉琳》（李平漚譯
），我都買來讀了一遍，前三位翻
譯家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都有大貢
獻，對這位現時被視為二流的美國
詩人，中國人當時投放的是一流的
翻譯力量。在那時的讀書條件下，
這是難得的精神饗宴了。朗費羅的

同時人、眼下地位比朗費羅高得多的惠特曼，他的
代表作《草葉集》其時也只有一種選譯本。朗費羅
是五十年代唯一不受中美交惡影響而被多次迻譯成
中文的美國詩人。歷史有時候會給人們開這樣不大
不小的玩笑。

去年十月，我在一家美國網上書店發現，原來
標價一百美元的十一卷本《朗費羅全集》，不知何
時降為八十美元，而且郵費不高，遂按動鼠標，買
下了這套書。以現在出版社的選稿標準來說，這套
書選譯後出版的可能性等於零，連由美國贊助、北
京三聯出版的《美國文化讀本》也獨缺朗費羅的分
卷（這套書的英文原本倒是有的），則朗氏在中國
的 「行情」可見一斑。

《朗費羅全集》出版於一九○四年，距今已一
百零七年，這套百年老書，保存得相當好，品相可
達九成，還有數十幀精美的銅版畫，買來閱讀，或
閒來用以把玩都很不錯，更重要的是，《全集》已
絕版，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再版，講一句俗氣點的
話，還有升值的潛能。上世紀初年，英美出版界出
了不少名詩人的全集，僅曾經過眼的就有八卷集的
《雪萊全集》，十二卷集的《丁尼生全集》，惟索
價甚昂，動輒數百乃至上千美元，非吾等升斗小民
所可覬覦；二戰後，讀書風氣驟變，已罕見多卷本
的詩人全集付梓。從英文書來說，這是我收藏的第
一套多卷本全集，故而不可無記。

《朗費羅全集》分詩集六卷，散文二卷，《神
曲》英譯三卷，我又以收藏《神曲》的不同譯本為
樂事，買下這套書可謂一舉兩得。朗費羅的英譯不
取原詩的意大利三韻句，而代以渾樸有力的五音步
無韻詩，盡去羈縛，不以韻害意，對於譯長詩不失
為一個權宜之計。朗費羅素有 「書齋詩人」之稱，
連代表作、以印第安人傳說為題材的《海華沙之歌
》也多出以想像，與北美原住民的實際生活不盡脗
合，晚年才盡，只好譯詩以遣餘生。以前讀美國文
學史，獲悉朗費羅花二十年工夫寫下一部三部曲詩
劇《基督》。

舊藏的兩冊朗費羅選集都不曾收入這部長詩，
因此與之緣慳一面。買到這套全集後，總算得嘗夙
願，將這部宗教味兒極濃的詩劇（或許壓根兒就該
叫宗教劇）粗讀一過，坦率地說，有點味同嚼蠟的
感覺。與英國詩人布萊克晚年創作的宗教長詩《耶
路撒冷》晚近在西方學界好評如潮不同，這部詩劇
如今已少有人論及，這就是超前者與拘泥於舊制者
的結局。

文學史對朗費羅作蓋棺論定的時代早已過去，
但仍有學者敢於為這位詩人做翻案文章。與買到
《朗費羅全集》差不多時間，我在網上發現了一冊
二○○五年美國版的朗費羅傳《一個重新被發現的
人》（ 「Longfellow：A rediscovered life」，作者
查爾斯．卡爾霍恩）。

朗費羅與生前無藉藉名、死後譽滿天下的多恩
和布萊克恰恰相反，作為一個文學現象他已很難發
掘出什麼新意，因而也就不可能 「重新發現」，卡
爾霍恩的傳記注定不會產生什麼反響，這正如我迻
譯朗費羅的打算只能無疾而終同理。

自宋朝發行紙幣開始，
製造假幣的行為就已出現。
南宋查獲的一起偽鈔案中，
一次性起獲假幣三十萬元，
參與造假者五十三人，犯罪
人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明

顯呈規模化、團夥化傾向。元代鉛山州素以製造假
鈔聞名，吳友文所造假鈔遠至江淮、燕薊一帶，他
本人也以偽鈔致富，豢養打手，常派人威脅告發他
的人，甚至與官府中專門負責打擊偽造假鈔活動的
官員對抗。面對如此囂張的偽鈔犯罪活動，歷代採
取了形式多樣的防偽措施，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精選幣材。紙幣最早出現在四川，當地官
員在與製造偽鈔活動做鬥爭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
驗，他們認為只要在製造印鈔紙上多下工夫，選擇
一般人難以偽造的特製紙，便可有效地防偽。為此

，他們製作了光亮潔白、經久耐用精品紙專門用於
印鈔。史書記載： 「鈔用川紙，物料既精，工制不
苛，民欲為偽，尚或難之」 。

二、印製圖案。宋元時代的紙幣圖案以房屋、
花鳥、人物居多，清代寶鈔以龍的圖案居多，外做
花紋邊欄，因圖形複雜，作假者不易摹倣。

三、書寫文字。古代紙幣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上
面印有大量文字，且均出自帝王或當時書法家之手
，還有的印有刑律。印製的文字一多，則難以造假。

四、多重印押。古代的紙幣特別是最早由私人
發行的交子，在印製和使用當中必須經官方認可，
即官方將收到的錢數記在交子上，經簽押後，方可
做現錢使用。流通時，朝廷發給錢莊留一印記，錢
莊發給民間也留一印記，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有效的
防偽印記措施。

五、嚴懲罪犯。宋朝初年剛使用紙幣時，由於

對偽造者處罰較輕，起不到威懾作用，因而造假者
日益猖獗。後來不得不加大懲處力度，由監禁十年
逐步過渡到處以極刑。

六、重獎首告。動員知情者告發，不失為一種
行之有效的打假手段。宋代規定告發者賞銀千貫，
金代規定賞銀三百貫，元代規定除賞鈔五錠外，
還將犯人的家產全部賞給告發者。在這些獎賞之
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
作用。

七、設立辨鈔人。各地官府都在錢局設有辨鈔
人，專門幫助民間識紙幣真假，普及有關知識，提
高人們辨別真偽的能力，辨別後收取手續費，一般
收二錢，最多收六錢。這在我國古代經濟和文化相
對落後的歷史背景下是一種很有效的辦法。

看了我國古人防假幣的這些妙招，是不是對今
天的防偽工作有所啟示呢？

近
日
，
中
美
雙
方
就
引
進
電
影
相
關
問
題
達
成
了
諒
解
備
忘

錄
，
而
其
中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無
疑
是
電
影
引
進
數
量
的
變
化
，
在

原
本
每
年
引
進
二
十
部
電
影
的
基
礎
上
增
加
十
四
部IM

A
X

或

3D

電
影
，
而
票
房
分
帳
將
會
由
百
分
之
十
三
提
高
到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這
意
味
着
中
國
內
地
觀
眾
將
看
到
更
多
的
美
國
電
影
。

這
則
很
短
的
消
息
一
經
公
布
，
便
引
起
極
大
關
注
，
對
於
廣

大
觀
眾
來
說
，
是
一
則
好
消
息
，
應
該
可
以
大
呼
過
癮
，
而
對
於

廣
大
電
影
從
業
者
來
說
，
卻
未
必
是
個
好
消
息
。
對
此
，
馮
小
剛

、
覃
宏
等
專
業
人
士
表
現
出
足
夠
的
信
心
，
認
為
從
短
期
來
說
，

會
對
內
地
電
影
市
場
產
生
一
定
的
衝
擊
或
陣
痛
，
但
從
立
足
長
遠

發
展
來
看
，
對
於
並
不
十
分
成
熟
的
國
產
影
片

市
場
環
境
來
說
，
卻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刺
激
，
將

會
起
到
積
極
的
推
動
作
用
。

中
國
電
影
在
經
歷
了
近
十
幾
年
的
發
展
，

到
今
天
應
該
說
已
經
初
步
形
成
了
市
場
化
的
規

模
，
以
張
藝
謀
、
馮
小
剛
為
代
表
的
中
國
內
地

電
影
人
，
在
堅
持
自
我
風
格
與
民
族
特
色
的
基

礎
上
，
大
力
地
推
出
了
《
英
雄
》
、
《
金
陵
十

三
釵
》
、
《
非
誠
勿
擾
》
等
一
大
批
以
市
場
為

導
向
的
純
商
業
化
影
片
，
使
廣
大
觀
眾
在
觀
看

影
片
，
充
分
感
受
影
片
全
方
位
、
多
視
角
的
拍

攝
技
巧
帶
來
的
視
聽
魅
力
的
同
時
，
領
略
到
商

業
片
的
大
製
作
、
大
手
筆
與
大
宣
傳
。
中
國
電

影
人
在
推
進
國
產
影
片
實
現
市
場
化
方
面
的
付

出
與
努
力
，
使
得
人
們
從
根
本
上
改
變
了
過
去

觀
看
電
影
時
，
追
着
電

影
看
的
無
奈
選
擇
，
而

現
如
今
這
種
選
擇
來
自

多
方
面
，
既
有
幽
默
風

趣
的
語
言
藝
術
，
也
有

或
英
雄
、
或
草
根
、
抑

或
生
活
的
人
物
性
格
，

一
言
以
敝
之
，
多
元
化

的
選
擇
，
較
大
程
度
上
滿
足
與
豐
富
了
人
們
的

精
神
生
活
需
求
。

但
比
之
以
荷
里
活
為
代
表
的
美
式
大
片
，

國
產
影
片
不
管
是
在
商
業
包
裝
，
還
是
在
人
物

性
格
塑
造
情
節
設
置
上
，
都
存
在
着
不
小
的
差

距
，
二
○
一
一
年
國
產
影
片
取
得
了
驕
人
的
票

房
，
但
列
數
一
下
這
些
影
片
，
都
無
須
縱
向
與

美
國
影
片
比
，
就
橫
向
來
比
一
下
，
真
正
能
叫

座
又
叫
好
的
影
片
，
卻
是
乏
善
可
陳
。
而
相
對

於
進
口
的
幾
部
美
國
大
片
的
反
響
來
看
，
幾
乎

每
部
都
取
得
了
相
當
不
錯
的
觀
眾
認
可
。
現
在

增
加
影
片
的
引
入
，
不
僅
可
以
讓
中
國
觀
眾
有

機
會
看
到
更
多
優
秀
的
電
影
，
也
將
刺
激
中
國

電
影
產
業
大
洗
牌
，
淘
汰
那
些
以
大
明
星
、
高

投
資
混
日
子
的
製
作
公
司
，
提
升
國
產
電
影
的

製
作
水
平
。

在
中
國
電
影
加
速
走
向
市
場
化
、
商
業
化
乃
至
國
際
的
過
程

中
，
不
僅
需
要
外
在
（
多
引
進
美
國
大
片
）
這
種
壓
力
的
步
步
緊

逼
，
更
需
要
實
現
自
我
的
不
斷
調
整
與
改
革
，
不
管
是
營
造
有
序

的
市
場
競
爭
機
制
，
還
是
電
影
製
作
者
的
創
作
心
態
，
都
需
要
更

多
地
強
化
改
進
與
提
高
。
只
要
廣
大
電
影
從
業
者
，
不
斷
認
清
形

勢
，
立
足
市
場
，
堅
持
創
作
，
大
膽
創
新
，
努
力
提
升
國
產
電
影

的
質
量
與
水
平
，
那
多
引
進
幾
部
大
片
也
並
不
可
怕
，
可
怕
的
是

畏
縮
不
前
的
膽
怯
與
思
維
僵
化
，
否
則
﹁狼
來
了
﹂
的
後
果
真
的

會
很
嚴
重
。

耳順 馮 進

朗
費
羅
全
集

馬
海
甸 世上最美的落日

冰 凌

古
人
防
假
幣

劉
志
傑

提升國產片，應對􀎠狼來了􀎡
曹木靜

近日在某網站看了一個
小段子，很風趣，也很現實
，大抵如下：一部高檔手機
，百分之七十的功能是沒用
的；一款高檔轎車，百分之
七十的速度是多餘的；一幢
豪華別墅，百分之七十的面

積是空閒的；一大堆社會活動，百分之七十是無聊
空虛的；一屋子衣物用品，百分之七十是閒置沒用
的；一輩子掙錢再多，百分之七十是留給別人花的
……最終的結論是──生活簡單明瞭，享受人生守
住百分之三十便是最好。

我仔細對照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不，對照了一
下很多人的生活，雖然覺得段子中某些言語有點偏
頗，但理的確是那個理。於是，我不禁捫心自問：
生活中的你我，又有幾個人能夠做到 「最好」？事
實上，做到 「最好」的寥寥無幾。百萬富翁有百萬
富翁的憂慮，平民百姓有平民百姓的煩惱。這，是
很殘酷也很普遍的現實。其根本原因何在？很簡單
，因為都不想守住百分之三十的簡單人生。難以填
平的慾壑，永無休止的攀比，讓忙忙碌碌的你我，
根本沒時間也沒精力去享受美好的人生。沒房子沒
車子的，拚命想買房子想買車子；有了房子有了車
子的，又想擁有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車子。

作為平民百姓，總覺得當官的好，自己沒權沒
勢一肚子的牢騷，滿腹的委屈。殊不知 「正處、副
處，最後都將落在一處；正局、副局，最後都是一
樣的結局；正部、副部，最後都在一起散步」。人
生其實就是一層窗戶紙，就怕戳破，就怕看開。只
要能夠擁有人生中的一個個百分之三十，或聰慧或
愚鈍的你我，都會活得有滋有味，都會過得豐富多
彩。

守住百分之三十
鄧榮河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燈燈
下下集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從火燒橋拐下二一八國道
，一路向南便進入了巴音布魯
克，巴音布魯克草原是天山山
脈環抱的一塊巨大翡翠，大小
有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是中
國第二大草原，也是天山南麓
最好的夏牧場。四周是海拔三

千米以上的雪山，充沛的冰雪溶水、降雨以及部分地
下水補給，使這裡形成了大片的沼澤草地和水泊，巴
音布魯克在蒙古語中就是 「富饒的泉水」之意。有了
山的庇護，有了水的滋養，就自然有了水草肥美，牛
羊成群。

越野車在正修着的路上顛簸，一路風塵滾滾，越
走天地越空曠，草原越開闊，綠茵茵的牧草在起伏的
原野上無邊地鋪展開去，開都河在其間恣意橫流，數
以百萬的牛羊在遼闊的草原上只是難得一見的點綴。

黑頭羊和焉耆馬是巴音布魯克特有的。一七七一
年，土爾扈特部在渥巴錫的率領下，從俄國伏爾加河
流域舉義東歸，清政府特賜這片水草豐美之地給他們
，將他們安置在巴音布魯克草原和開都河流域定居。
相傳黑頭羊就是以東歸帶回的品種為主，經長期選育
、培育而成，牠們耐粗飼、抗病力強、適應性強等優
點就不說了，單是外貌就很招人喜歡，都是黑色腦袋
白色軀幹，有的只是頭部黑，有的黑到脖子，有的黑
到胸部，甚至黑到包括前蹄在內的整個前半身，在純
黑色的對比下，其他部位顯得格外潔白，近看尤其是
小羊羔特別可愛，而遠觀一大群轉場中的黑頭羊，那

鋪天蓋地的黑白色非常衝擊視覺。
焉耆馬是這裡著名的地方品種，到處都能看到，

牠有個外人很容易辨別的特徵，臀部上方短斜，呈輕
度刀削狀，而不像一般的馬屁股是渾圓的。焉耆馬體
形高大健壯，性情馴良耐勞，善於在各種草場和氣候
下覓食，又擅長跋山涉水，曾被稱為 「龍駒」、 「土
爾扈特人的翅膀」，如今是當地牧民最矯健的坐騎、
最親密的朋友。

著名的天鵝湖就座落在巴音布魯克草原上，天鵝
湖實際上是由眾多相互串聯的小湖組成的大面積沼澤
地，氣候濕潤，河網交織，水草繁茂，是鳥類繁殖和
度夏的理想棲息地，每年三四月間，數以萬計的大天
鵝從南方飛來，在此繁衍棲息，由此得名 「天鵝湖」
。要想近距離觀賞天鵝，必須徒步或者騎馬、坐馬車
前往沼澤的腹地。新疆的草原個體面積都很大，動輒
上千平方公里，即使在旅遊旺季，視線內的人也不多
，可以盡興地挑選和截取美的畫面，絲毫不用擔心他
人的闖入，除非你有意把他們安放在構思中。

巴音布魯克棲息着我國最大的野生天鵝種群，看
天鵝最好在清晨和傍晚，我們是下午到的湖邊，天上
飛的、水裡游的鳥兒倒是不少，天鵝卻是難覓行蹤，
偶爾見到一兩隻，也是隔得很遠，不過這個時候能看
見就算運氣不錯了。借助長焦鏡頭，能清晰地看見第
一隻天鵝正在悠閒地水中閒逛，時而停留在水草邊，
搜尋細嫩的草葉，時而來回轉動脖頸，啄食漂浮的草
莖，天鵝的脖子約佔體長的一半，覓食時，它的脖頸
可任意彎曲扭動，劃出一道道柔美的弧線，始終保持

着優雅的體態。第二隻天鵝在另一片水域，正當我們
為見不到天鵝飛翔而鬱悶時，牠彷彿知道了我們的心
思，開始拍打起翅膀，快速地踩着水面助跑幾步，然
後展開寬大的雙翼飛了起來，那一瞬間，我們激動得
屏住呼吸，狂按快門。鏡頭裡的天鵝背對着人，羽毛
的紋路清晰可見，厚厚的，純白中夾帶些黃斑，雙腳
踩水激起的水花晶瑩剔透……

假如沒有開都河，巴音布魯克草原與別的大草原
並無多大區別；開都河使巴音布魯克的自然景觀格外
出彩。開都河發源於天山的哈爾特山口，源流之水並
不大，但是一路走來，有了巴音郭楞河、依列克西河
等十二條支流的匯入，就由潺潺溪流變成浩蕩洪流，
氣勢壯闊，一馬平川，流過大尤勒都斯盆地和小尤勒
都斯盆地。河谷開闊時，它平和緩慢，不時漫出河道
，去草場上溜躂玩耍；遇到丘陵山澗，它便東跑西竄
，不停地拐着彎撒歡。

開都在維語中為 「曲折」之意，開都河的確曲折
，五百一十六公里的全程中，丘陵間大的彎處有一百
八十八處，平原的曲拐也有五十四處，如果將它每一
個小折、小曲、小拐、小彎都算在內，彎曲多達一千
一百四十二處。在 Google 地圖上放大曲折的開都河
，它就像一串看不懂的蒙古文字，深奧有趣；如果能
從空中俯瞰它多路並行、蜿蜒前進的生動景象，一定
會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折服。

站在巴西里克山頂眺望四周，巴音布魯克是多姿
多彩的，既有近處平坦的連天碧草，又有遠處起伏連
綿的高山丘陵，羊群如點點白玉般散落在牧場，色彩
斑斕的敖包在山頭迎風招展，古老的開都河彷彿從天
邊走來，呈現大大小小的S狀，拗出迷死遊客的造型
，又繞過山腳向着東面的開闊地徜徉而去──這就是
著名的九曲十八彎。

每當夕陽西下，落日熔金，萬道霞光從雲縫裡射
向廣闊的草原，把光芒灑在每一道河灣上，太陽落到
地平線的那一刻可以看到曲水中倒映出九個金燦燦的
小太陽，這應該是世上最美的落日吧？

巴
音
布
魯
克
草
原
上
的
落
日

于

軍
攝


